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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阅读（science reading）概念源于欧

美 20 世纪 80 年代的科学教育理论，大体指学

生阅读科学文本的活动，属于学习科学的一

种途径，区别于传统的教师给学生单向传授

的过程 [1]，常与科学写作概念并重。然而，我

国的教育政策长期以来仅重视语文和英语学

科的阅读，几乎没有专门对自然科学文本的

阅读作出要求。我国教育学界大约从 2010 年

开始关注到科学阅读的重要性 [2]，但目前多

数研究尚处于理论探讨层面。而在欧美，阅

读向来是心理学重点研究的一类行为，相应

地，对于科学阅读的研究也已经深入到认知

心理学层面，例如对元认知与科学文本理解

之关系的研究 [3]，科学阅读意识指数（Index 

of Science Reading Awareness） 的 建 立 等 [4]，

实证研究成果较为丰富 [5]。这些研究对于各年

级学生科学阅读内容的选择以及阅读方法的

指导，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在英美等发

达国家，科学阅读在实际教学中的一大表现

是在科学课堂上增加科普图书作为教科书以

外的科学阅读文本 [6-7]。而迄今国内关于中小

学生阅读行为的研究，多数仍是针对语文和

英语学科的阅读；针对科学阅读的研究（包

括理科单一科目阅读的研究），主要从阅读的

对象、意义、策略和成效等方面进行了探讨 [8]，

研究重点多放在学生阅读兴趣和阅读习惯的

调查，以及教学过程中的阅读指导上 [9]。对中

小学生阅读的一系列调查结果表明，学生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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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的阅读往往偏爱休闲娱乐类读物，对科普

读物关注较少，而且对不同类型的科普读物存

在较为明显的偏好 [10-12]。这启示教育者需要结

合各学段学生的兴趣程度和偏好进行适当的引

导，以扩充学生的科学视野，激发更多元的兴

趣，形成全面的科学观念。因此，提供什么内

容给学生阅读，应成为科学阅读重点研究的问

题之一，而这正是当下研究所欠缺的。

科学阅读现已初步进入我国科学教育政

策之中， 2020 年 4 月首次发布的《中小学生

阅读指导目录（2020 年版）》（以下简称《指

导目录》），便是教育部首次直接介入科学图

书的指导与推广，在我国科学阅读的发展历

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指导目录》的科学

性、系统性以及社会影响，明显超过了以往

的推荐书目，为中小学生及家长们选购图书

提供了权威的指引。而且《指导目录》中自

然科学类书目涵盖的类别众多，并不局限于

一般意义上的科普图书，与现有的民营教育

机构推荐书目也有着较大差别。因此，本文

以《指导目录》中的自然科学类图书为案例，

尝试挖掘官方教育理念中潜藏于推荐图书背

后的新时代基础教育阶段科学阅读导向，探

讨科学图书阅读选择的问题，并对如何深化

其阅读导向提出一些思考与建议。

1 我国科学阅读的历史与现状
21 世纪以来，阅读对于提高国民素质和

国家文化软实力具有重要作用已成为全世界

的共识。许多发达国家都制定了相应的全民

阅读政策以应对国民读书率不高的“阅读危

机”[13]。在我国，全民阅读已有 20 余年的历

史，并已连续 10 年写入政府工作报告，被视

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 [14]。而

同样属于国家发展战略的、以提高公众科学

素质为目的的科学普及，与全民阅读具有相

近的内在目标和相辅相成的紧密联系。党的

二十大报告中的“提高全社会文明程度”部

分便将两者共同论述，提出了“加强国家科

普能力建设，深化全民阅读活动”[15] 的要求。

科学普及与阅读推广应协同发展，共同促进

公众科学文化素质的提高。

今天的阅读不同于往日。在信息爆炸的

时代，阅读不再是连续的、分门别类的文本

消化过程，而是碎片化的、多类信息杂糅在

一起的快速解码过程。科技信息与其他信息

一起冲击着每个网民的精神世界，全民关注

科技、讨论科技的社会氛围似乎正在逐渐形

成。科普专家指出，新媒体科普并不能替代

传统科普图书的阅读，读书更能让心灵安静、

思维活跃，易于构建想象空间，利于深度研

读、独立思考，从而真正获得系统知识、掌

握科学方法，训练科学思维 [16]。然而现实情

况却不容乐观，根据历年中国公民科学素质

调查报告，作为阅读推广核心的图书始终不

是我国公众获取科技信息的主要渠道，只排

在第 5~6 位，占比在 5%~25% 之间。21 世纪

初公众获取科技信息主要依靠电视 [17]，近年

来则首选互联网渠道 [18]。另据近几次全国国

民阅读调查报告，我国成年人的图书阅读率

基本稳定在近 60%[19]。从以上数据的相互对

照可以看出，通过图书获取科技信息的公众

比例远低于公众的图书阅读率，这意味着科

普图书还未能深入公众的阅读视野中，科学

普及与阅读推广的融合仍有很大的提高空间。

对于需要通过大量阅读来构建核心素养

的中小学生而言，图书阅读的重要性无疑更

加显著。网络化和碎片化的科学信息传播方

式虽然让学生更便捷地接触到了大量科学相

关内容，但信息的质量良莠不齐，加上对于

阅读整本科学图书时间的挤占，不仅可能让

他们对一些自然现象和科技活动产生错误的

认识，还会妨碍整体性科学思维的构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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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科学图书的阅读对于学生科学素质的构

建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目前还没有针对未

成年人科学素质的全国范围的调查，但已有

研究通过小范围调查发现，2009 年吉林省高

中 生 阅 读 自 然 科 学 类 读 物 的 仅 占 11.5%[10]，

2017 年广州市小学生和初中生阅读科普图书

的比例分别仅为 15% 和 10%[11-12]。初步归纳

可知，科普图书不是中小学生最感兴趣的读

物类型，小学生对科普图书的兴趣可能略高

于中学生，但无论哪个学段都存在不知道阅

读什么科普图书、科普阅读缺乏指导等困扰。

因此，引导学生选择合适的科学图书就成为

一个重要问题。

在 国 外， 由 非 官 方 教 育 组 织 向 未 成 年

人推荐科学类图书至少已有半个世纪的历

史，例如美国科学教育协会（National Science 

Teaching Association，NSTA） 自 1972 年 以 来

每年发布一套面向 K-12 学生的科学类推荐书

目“Outstanding Science Trade Books for Students 

K-12”。国外学者对该书目已做了许多深入的

研究，包括入选图书作为课堂阅读文本的适

合程度 [20]、叙述方式 [21]、传达的科学本质 [22]、

展示的科学家形象 [23] 等，都深入到了科学阅

读的内容层面。在我国，科普图书的阅读推

广长期以来是在教育部以外的一些机构中进

行。除了一直作为阅读推广主要负责机构、

科普图书推广主力军的图书馆以外 [24]，新闻出

版署、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以及一些非官方教

育组织，例如中国教育学会、新阅读研究所、

亲近母语研究院等，也早在 10 余年前就针对

中小学生编制科学类推荐书目 [25-27]。但是这

些书目由于在选书合理性、宣传推广、利益

相关等方面存在问题，或者编制机构的非官

方背景，社会影响始终比较有限。直到近年

来，集阅读推广、科学普及与科学教育性质

于一体的“科学阅读”才逐渐受到教育部的

重视，直接的体现除了《指导目录》中自然

科学类图书的编选以外，还包括《义务教育

科学课程标准（2022 年版）》中对学校配备内

容丰富、形式多样的课外科学读物并引导学生

阅读的要求 [28]。而且，2021 年全国零售的少儿

科普图书的码洋比重首次超越长期占据首位的

少儿文学 [29]，这表明我国对科学阅读的重视已

不再停留于教育研究和教育政策层面，而是扩

展到了少儿实际的阅读活动中。

值得一提的是，与文学阅读强调阅读经

典著作不同，在谈论基础教育阶段的科学阅

读时，一般默认将科学教科书和科普读物作

为阅读对象，但它们均是当下学者或科普作

家对科学知识进行二次加工后的产物，是以

便于中小学生理解的形式创作的，并不能反

映科学的原貌。实际上，科学文本还包括科

学论文、科学著作、科学演讲稿等一手的文

献，它们反映了科学的时代性、科学家的个

性及科学思想的独特性，对于科学教育与人

文教育的融合发展，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然而当下的科学阅读往往与科普阅读画等号，

使得上述作品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指导目

录》则在这一方面取得了较大的突破，开启

了科学阅读的新方向。

2《指导目录》自然科学类图书的阅读导向
《指导目录》共包含 300 种图书，分为

人文社科、文学、自然科学和艺术四个类别。

根据未成年人不同时期的心智发展水平、认

知理解能力和阅读时间，《指导目录》分为小

学、初中、高中三个学段，并进一步将小学

细分为低、中、高三个阶段（见表 1）。

《指导目录》一改以往课外阅读以文学经

典为主导的传统观念，大大压缩了文学类图

书的比重。以往被忽视的自然科学类图书占

比达到 20%，数量共 60 种，在四类图书中排

在第二位，且在各学段均基本维持这一位置。

以更广泛的定义而言，划分到其他类别中的

2023，18（6）：7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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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段
知识类科普
元科学著作
科学元典

小学 / 种
20
2
0

初中 / 种
9
6
5

高中 / 种
2
5
11

合计 / 种
31
13
16

表 2 《指导目录》中自然科学类书目的分类与分级情况

科幻小说《三体》，中国科技史类科普图书

《中国古建筑二十讲》，地理学图书《徐霞客

游记》《美丽的西沙群岛》《海底两万里》，科

学家传记《居里夫人的故事》《梦圆大地：袁

隆平传》等，亦可纳入自然科学类当中，所

以自然科学类图书的实际占比还会更高。提

高自然科学类图书的占比，弥补了以往官方

推荐图书过于关注文学作品的缺陷，为中小

学生阅读科学图书及学校图书馆选购科学图

书提供了首选资源。笔者观察到，这些科学

类图书几乎都以入选《指导目录》作为宣传

语，许多图书的出版社还适时推出新版或解

读版，这都证明《指导目录》已经取得了远

超以往推荐书目的传播效果和社会认可度。

按照图书创作的目的，《指导目录》自然

科学类图书可以进一步分为三大类：知识类

科普、元科学著作和科学元典。知识类科普

指以普及科学知识为主要目的的传统科普图

书，是长期以来中小学生课外科学阅读的主要

对象。元科学著作是指以科学史、科学哲学、

科学社会学为内容，以探讨科学的本质、科学

方法和科学思想为目的的图书，其中有些是面

向一般公众的，亦可称为人文类科普 [30]，有

些则是面向专业学者的学术著作。科学元典

指历史上的一流科学家叙述自己原创理论的、

奠定某一门学科基础的经典科学著作。这三

大类图书的数量分别为 31 种、13 种和 16 种，

各学段的具体分布

情况见表 2。

通 过 对《 指 导

目录》中自然科学

类图书的阅读和分

析，并与其他推荐

书目相比较，笔者挖掘出了《指导目录》潜

在的三个值得借鉴的阅读导向。

2.1 拓展基础科学知识，辅助当下的科学教育

我国科学教育工作者长期以来没有充分

认识到科普读物在培养学生科学素质方面异

于教科书的作用，存在课外科普读物在学校

教育中缺位的问题，更缺乏对学生阅读科普

读物的指导。《指导目录》在这方面无疑是一

大突破，其中知识类科普在书目中占比超过

半数，而且近三分之二分布在小学学段，这

表明《指导目录》对小学生科学阅读的导向

定位在拓展科学知识。入选的此类图书中，

不仅有近几年出版的图文并茂、制作精良的

科普新书，也有成书于 20 世纪的国外科普经

典，如《昆虫记》（法布尔，1907）《趣味物

理学》（别莱利曼，1916）《寂静的春天》（蕾

切尔·卡森，1962）《物理定律的本性》（费

曼，1967）等，还有国内老一辈科学家创作

的相对冷门的科普作品，如《昆虫漫话》（陶

秉珍，1949）《每月之星》（陶宏，1951）《中

国历史上的科学发明（插图本）》（钱伟长，

2009）等，《指导目录》对图书的挖掘极其广

泛和深入。笔者参照教育部学科目录中的学

科门类，对 31 种知识类科普图书的所属学科

进行统计。结果显示，属于理学门类的有 19

种、工学门类的有 4 种，此外有 5 种属于综

合类，还有 3 种是套书，套内各册对应不同

学科。对理学门类再按照一级学科划分，发

现 天 文 学 有 5 种、 生 物 学 4 种、 数 学 3 种、

物理学 3 种、化学 2 种、地理学 2 种。除了

知识类科普以基础科学为主以外，元科学著

类别

人文社科
文学

自然科学
艺术
合计

小低（1~2 年级）
/ 种

3
12
4
2
21

小中（3~4 年级）
/ 种

7
17
7
3
34

小高（5~6 年级）
/ 种
11
27
11
6
55

初中
/ 种
20
50
20
10
100

高中
/ 种
18
45
18
9
90

合计
/ 种
59
151
60
30
300

占比
/%

19.67
50.33
20.00
10.00
100.00

表 1 《指导目录》图书分类与分级情况

我国基础教育阶段科学阅读导向研究 <<< 任安波    曾怀锦 科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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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和科学元典中涉及西方科学的内容也是围

绕基础研究进行论述。由此可见，《指导目

录》十分强调基础科学的教育，囊括了当下

科学教育中主要的基础科学科目，能比较好

地辅助基础教育阶段各科目的学习。其中，

对中小学未开设的天文学给予较多关注，正

好弥补了学生在此方面的知识欠缺。

2.2 引入元科学著作，培养科学本质观

仅依靠知识类科普读物还不能弥补教科

书在实现科学教育目标上存在的不足。在小

学学段初步了解各门自然科学知识的基础上，

书目适时地从初中学段开始集中选入一批元

科学著作。出于中高考应试的现实需要，中

学生的主要精力花在科学知识的记忆和习题

的训练上，极少审视教材中科学知识的形态

和本质，难以将所学知识与日常生活、社会

规则相联系，甚至对科学产生反感。元科学

著作提供了一个外在的视角，将“科学”本

身作为一个对象进行考察，让学生跳出长期

学习科学产生的“缺省配置”[31]，反思科学，

建立科学本质观。入选的元科学著作非但不

是教科书知识的延伸与拓展，反而能对教科

书营造的完美科学形象起到一定的纠正作

用。例如，《科学大师的失误》《科学发现纵横

谈》《对年轻科学家的忠告》《科学革命的结

构》等著作，从内部视角讲述了科学研究的

过程和方法，从成功与失败两个方面展现了

科学家的主观能动性对于科学知识生产的作

用；又如《伪科学与超自然现象》《科学的社

会功能》《呦呦有蒿：屠呦呦与青蒿素》等著

作，从外部视角讲述了科学与社会之间的相

互影响，展现了科学共同体以外的群体与科

学之间的复杂关系。通过阅读这些图书，可

以突破教科书中较为抽象和纯粹的科学形象，

让学生更深入地了解科学作为方法体系和作

为社会建制方面的属性，培养全面的科学本

质观。

2.3 选入科学元典，培养科学文化观和原创性

思维

诸多科学元典的选入，是《指导目录》与

国内其他科学类推荐书目的最大区别。元者，

始也，首也，大也，善也，基也，要也 [32]。所

谓科学元典，就是指奠定了某一门学科基础

的科学经典著作，对后世的科学研究甚至社

会文化产生深远影响的著作，属于人类智识

史和人类文明史上划时代的丰碑 [33]。书目中

的科学元典从初中阶段开始出现，占初中学

段书目的 25%，在高中学段的占比增至 61%，

与知识类科普在高中学段仅有两种形成鲜明

对比。与《指导目录》中文学类图书多选取

中国作家作品不同，在入选的科学元典中，

西方科学家的著作占了大多数，这些著作都

诞生于欧洲近代科学革命及以后，例如，《天

体运行论》《关于两门新科学的对话》《自然

哲学之数学原理》《化学基础论》《物种起源》

等书，可以说是元典中的翘楚，不仅奠定了

各自学科的范式，甚至对社会文化产生了深

远的影响。除了西方科学元典以外，还选入

了 3 种中国古代科技名著，即《九章算术》

（张苍等，汉代）  《齐民要术》（贾思勰，北

魏）和《天工开物》（宋应星，明代）。它们

都是在未受到西方科学影响的环境下创作的，

有独立的理论体系，是中国古代高度发达的

科技水平的代表，蕴含了与西方科学著作截

然不同的实用主义科学观和劳动人民的智慧。

因此，阅读中西方科学元典，可以纠正现有

教科书乃至《指导目录》中部分科普图书中

的辉格史观，把科学放在所有人类文化的视

域下进行理解，从而培养学生的科学文化观。

对当代人来说，科学元典的价值并不在其中

科学理论的正确与否，而是它蕴含了不同时

代、不同学科，甚至不同个性的科学家的写

2023，18（6）：70-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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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思路和思想历程，极好地体现了科学知识生

产的时代特征和主观因素。倡导阅读科学元典

还与今天高度重视创新的时代精神相契合。因

为科学元典有着原创过程中最真实、最原始的

内容，能让读者回归科学本源，回归到科学家

的原创情境及内心困惑，感同身受其提出与当

时科学知识不相符的解决方案的心路历程 [34]。

科学元典因具有科学文化属性和原创性思维，

在科学阅读中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

3 关于科学阅读的思考与建议
基于以上分析，笔者对如何进一步深化

科普图书的知识性导向、元科学著作的科学

本质导向和科学元典的科学文化导向，提出

以下三点思考与建议。

3.1 建立优秀科普新书选入机制

在《指导目录》的三大类图书中，知识类

科普的占比最高。如果说科学性是科普作品的灵

魂 [35]，那么在科技日新月异的时代，前沿性

就应该是科学性的应有之义。鉴于科普图书

中的知识容易过时，教科书更新又有明显的

滞后性，将优秀的科普新书及时地引入学生

的阅读视野中就显得尤为重要。因此，书目

中的知识类科普图书是最应保持定期更新的

类别。近几年的《中国科普统计》结果显示，

自 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科学普及与科技

创新同等重要的“两翼”理论以来，我国科

普图书的发展呈现稳步提高的趋势，在出版

种数和发行量上都比过去有较大幅度的增加，

这必然会对书目的筛选提出更大的挑战。幸

而当下各类科普图书评奖推荐活动比较多，

吸引了越来越多科普图书出版社的参与，社

会关注度也日益提高。奖项的主办机构涵盖

政府科技部门、科学技术协会、科普组织等，

其中比较知名的奖项有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优

秀科普作品奖、全国优秀科普作品推介、文

津图书奖、吴大猷科普著作奖等，推荐书单

有中华优秀科普图书榜、新发现·科普书单

等。这些书单从每季度评选一次到两年评选

一次不等，除去重复获奖或推荐的书以外，

每年合计也有上百种，其中大多数都适合中

学生或小学生阅读。因此，这些获奖图书足

以作为《指导目录》增补新书的来源，从而

建立起优秀科普新书的选入机制。这些获奖

图书已经通过层层选拔，获得了科普专家的

一致认可，科学性、思想性和新颖性都有了

可靠的保障，再经过《指导目录》评审专家

的逐级筛选，可以保证入选图书为精品中的

精品。结合书目对各学段适读的细致匹配，

学生便可以方便、及时地阅读到最优秀、最

适读的科普新作。

3.2 以前沿的科学技术观念为指引

不同时代、不同国家的元科学著作包含

的科学史观和科学本质观往往存在一定的相

斥性，而给基础教育阶段的学生传播哪些科

学史观和科学本质观，是一个值得学界探讨

的问题。一个典型的现象是，由于我国科普

创作者的科学观仍普遍处于传统阶段，其科

普作品在讲述古代科技成就的时候，常常忽

略它们背后的文化意涵，强行将它们与现代

科技进行“嫁接”。而书目进步的一面体现

在，它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教科书的科学史

叙事模式和其塑造的科学崇高形象，纠正了

传统的以现代科学标准评价古代科学、科学

即真理、科学家形象完美等错误观念。例如，

入选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就是反对

辉格史观和科学累积性进步的名著，对旧范

式的科学给予了比以往更高的评价；  《科学

大师的失误》同时展示了历史上一流科学家

的突出贡献和在科学思维与人格方面的缺陷；

而科学元典中包含大量已被后来研究所否定

的观点，更是直接体现了科学的可错性与科

学发展的曲折性。这些图书无疑比教科书和

一般科普读物更能让学生接触到科学的本质

我国基础教育阶段科学阅读导向研究 <<< 任安波    曾怀锦 科普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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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真实发展历程。

基于以上阅读导向，科学教育工作者还

要意识到，对科学本质的认识应随着科学本

身的发展而发展。即便是与现代科学建制化

已相当成熟的 20 世纪相比，21 世纪的科学发

展模式也有着许多变化，出现了科研市场化、

产学研结合、公众参与科学等诸多新局面。而

且，在《科学革命的结构》出版以后，科学哲

学还经历了科学知识社会学、公众科学、科学

实践哲学等思潮。显然，如果科学读物的科学

技术观念还停留在 20 世纪的水平，与元科学

研究的新成果产生巨大的脱节，就会让学生无

法进一步了解科学的本质，不能理性看待当

下的全球科技态势。公众在讨论传染病、转

基因、核电、半导体、人工智能等热门科技

话题时发出的许多非科学、非理性、主观臆

测的言论，不仅仅是因为他们不懂得其中的

理论知识，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对科学技术

发展的新模式、新形态缺乏了解。考虑到国

内论述以上变化的大众科学读物还比较少见，

在科学图书的创作和阅读指导方面，更应该

以前沿的科学技术观念为指引，尽快将高质

量的、适合中小学生阅读的作品带给学生。

3.3 重视对科学元典的解读

提到经典图书，一般人多会想到文学亦

或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经典。前者在中小学

语文教育中向来被反复强调，而且进入了考

试范围，后者在大学文科专业的教育中也已

成为共识，但自然科学方面的经典，长期以

来仅有科学史研究者会去阅读。对于当代的

自然科学研究者来说，科学元典中的正确理

论和知识已经进入教材中，错误理论已经被

修改或淘汰，做科学研究需要读的是最新的

教材和论文。《指导目录》引入较多科学元

典，的确引起了社会上的一些争论。因此，

要让科学元典的价值得到更加广泛的认可，

还需要重视对它们的解读，笔者认为，这一

工作应该由教材编写者、科学教师和出版社

共同承担。现有中小学《科学》教材中已设

有“科学阅读”栏目，在各理科教材中也设

有延伸阅读部分，这些栏目或多或少会提到

科学元典，但往往只是作为相应单元知识来

源的一个介绍，并没有对元典的创作背景进

行解读。而且，教师在授课时往往忽略这一

部分，将其视为学生自主阅读部分。但是，

如果没有教科书和教师对科学元典的解读，

学生就无法意识到阅读这些距今年代久远的

著作有何意义。另外，与《指导目录》中人

文社科类经典多选入解读版或节选本不同，

科学元典多是以全文原版的方式选入，这或

许可归因于在此之前市面上科学元典的解读

版图书还十分罕见，只有全文原版可选。

可喜的是，在《指导目录》发布以后，

不少出版社适时推出了科学元典的解读版、

少儿版，在保留一定量原文原貌的同时，以

科学家或科学史家撰写的导读、翻译、批注

等方式降低了科学元典的阅读门槛。如果在

此基础上增加教科书和教师的引介与解读，

学生将会更加明晰阅读科学元典的意义，克

服阅读科学元典的心理障碍，可以在了解科

学元典涉及的科学史背景后，更加准确地把

握科学大师的主要思想，获得预期的阅读效

果。在学者、出版社和教师的共同努力下，

科学元典或将成为科学阅读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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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the current era of fragmented reading and networked dissemin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formation，the importance of scientific reading in improving the scientific literacy of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The Catalogue of Reading 
Guidance for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2020 Edition），compiled by the Ministry 
of Education，recommends science books for the first time，which breaks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reading concept of only recommending literary books. The kind of natural science in the Catalogue 
not only selects a large number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knowledge books to expand basic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introduce metascience works to cultivate the concept of scientific essence but also 
rarely introduce scientific classics to cultivate the concept of scientific culture and original thinking. 
Based on the research，it’s suggested that science reading guidance requires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election mechanism for excellent science popularization，being guided by cutting-edg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oncepts，and emphasizing the interpretation of scientific class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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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is paper aims to explore how science and technology venues can comprehensively，
three-dimensionally，and profoundly convey the story of scientists，shape the image of scientists，and 
promote the spirit of scientists. First and foremost，it uncovers the challenges and shortcomings fac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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